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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珍闻】
1958年高级将领下连当兵
“我连来个新‘列兵’，军龄赛过我年龄。虽然革命这样久，还和我们搞‘五同’。到了班里就上岗，下得岗来又劳动。工作积极守纪律，真是一个好‘列兵’。不嫌高粱米饭粗，不嫌士兵铺板硬。唱歌学习全参加，一切和兵全相同。要问此人他是谁？就是我们的老司令。”这首发表于1958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上的《新列兵——战士诗》，歌颂的是当时解放军正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干部下连当兵一事。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活动中，许多高级将领带头参加，其中不乏一些战功卓著、威名赫赫的上将、中将的身影。

    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上将是第一个响应号召下连当兵的大军区司令。继他之后，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上将、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上将、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中将、时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韦杰中将、时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文年生中将以及时任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中将、时任空军副司令员成钧中将等众多名将，也都迅速下到基层当兵。

    将军们在连队模范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坚决不要照顺。一天午饭时，杨得志发现他的饭桌上多了一盘辣椒炒肉丝，就找到司务长，耐心说明干部下连当兵不能搞特殊的道理，然后把菜倒回了大菜盆里。为了照顾杨得志休息，排长安排夜间岗哨时常把他排在头班或末班，杨得志坚持按顺序轮班，经常半夜起来放哨。

    将军们大多年近半百，很多人身上都带有伤病，但训练场上他们和战士一样勇猛顽强。一次连队进行游泳训练，班长提出让许世友在岸上做观察员，许世友笑称自己眼睛不行，坚持下河训练。攀登绝壁训练时，许世友趁大家不注意，也抓起绳子攀登起来，并最终顺利登顶。班务会上，班长批评许世发不该冒险攀爬。许世友说：“我接受班长的批评。但要说明一点：你批评是正确的，我锻炼一下也是需要的。我来当兵就是要和大家同吃同住同操作，我不当特殊兵。”

    陈再道在练习射击时遇到了大麻烦：戴上老花镜时看清了缺口和准星，看不清靶子上的瞄准点，不戴老花镜一会儿工夫眼就发花。但他刻苦练习，星期天也不休息，还请优秀射手作示范、谈经验。最终，四种武器实弹射击考核，他全部取得了优秀。

    将军们还坚持和战士同娱乐。训练间隙休息时，杨得志的战斗故事最叫座，只要他开讲，就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陶勇在晚会上和水兵同台演出，扮演的老农活灵活现。许世友经常给战士表演少林拳，邓华则喜欢在晚饭后和战士们“杀两盘”。

    当兵期间，将军们利用一切机会和战士谈心。许世友给战士们讲自己的经历，连家庭开支、儿子的工作等情况都拿出来说。杨成武和秦基伟还积极帮助战士学文化、学政治。看到将军们如此平易近人，战士们都不再感到拘束，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四班长连未婚妻来信的内容都和杨得志谈，而许世友连里的战士对他的称呼也不断变化：由“许同志”变为“老许同志”，再到“老许”，最后甚至叫起“许老头子”了。
【本刊专稿】
与黄骅烈士有关的二三事

高宪桥
寻找顾兰青

    1983年，随着全国第二次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开始，我被调往县委党史办公室，开始了近十年的党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工作，也让我对黄骅烈士的一些情况有所接触和了解。                         

    顾兰青是黄骅烈士的爱人，化名王毅。1940年春，顾兰青随黄骅一行从鲁南出发到达清河区（现山东的东北部），驻寿光一带并寻机过黄河来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由于日、伪严密封锁着黄河，冀鲁边军区曾两次武装接应均未成功。6月5日，军区政委周贯五带军区特务营在乐陵、商河一带与先期到达负责接应的军区十七团会合，然后在清河区的接应下渡过黄河。8日,在清河清西军分区与黄骅一行会合，9日从宁、乐（宁津、乐陵）边境返回进入冀鲁边区，随后东进到达冀鲁边军区驻地大口河。从此，顾兰青便一直跟随黄骅在军区做机要工作。1943年6月，黄骅烈士牺牲后，斗争环境迅速恶化。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在上级党组织的统一安排下，冀鲁边军区、区党委暂时转移到清河区。此时，顾兰青也带着年幼的小女儿撤至清河区。而当时仍在军区司令员邢仁甫掌控下的机要秘书刘良明，在了解到黄骅烈士牺牲的真相后，也设法脱身离开大口河，到了清河区。1944年冀鲁边区和清河区合并为渤海区，刘良明与顾兰青便一直在渤海区工作，后二人结为夫妻。直到1950年他们仍在山东分局的直属机关做机要工作。

　　1983年6月，沧州地委党史办公室在杭州召开了“冀鲁边区老干部座谈会”。单位派我前往参加会议，临行前，领导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到杭州后设法找到顾兰青。当时给我惟一的线索是，顾兰青住杭州宝石新村，区、街名称均不清楚。6月21日下午，我到达杭州，在浙江省电力局招待所报到。会议期间在与老干部的接触中，了解到刘良明的一些情况。因迫切想通过刘良明能了解到有关黄骅烈士更多的情况，便于25日上午，找到刘良明的工作单位浙江省建筑材料工业局。见到刘良明后，我说明来意，之后就在他的办公室开始了我们的谈话。刘良明看上去60岁左右的年龄，个子不高，干瘦，典型的南方人，干练但不很健谈。也许是他长期从事机要工作的缘故，我们谈话期间他似乎始终保持着一种警觉，因此没征集到更多的一手材料。从谈话中我了解到顾兰青已于1975年去世，至于黄骅烈士遗留的子女他一字未提。只是当我问起：黄骅烈士牺牲后，你是怎么离开邢仁甫的？他说了这样一些细节：黄骅牺牲后，邢仁甫跑到旺子岛（在海中的一个岛子，是当时冀鲁边军区驻地），欺骗那里的战士说，黄骅被别人杀了。可之后有人悄悄和我说杀害黄骅是邢仁甫的阴谋。我当时是机要员，就暗自用电台给山东军区罗荣桓政委发电报，报告了这里的情况。罗荣桓政委回电：“小心，提高警惕，据有关可靠消息报告，确实邢仁甫叛变。”收到电报，我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就产生了尽快离开的想法。离开前为了保护党的一些重要文件，我造了个假电报，迫使邢仁甫签字同意后，就把这些文件全部烧掉。之后我又谎称去滨海开会向邢仁甫请假，然后带着我的警卫员，找了一条船在夜间12点开船逃离。这大概是黄骅牺牲后的第七天。我前边走，他后边又追。到第二天天放亮时，我看见有只大船追我们，并向我们的船开枪。后来，我换乘了一条打鱼的船，才摆脱追踪逃了出来。

　　正在我们谈得投入的时候，刘良明的儿子推门进来 ，说有人找他。刘良明便起身离去。他儿子30多岁的光景，比他父亲略高，也魁梧些。我们打完招呼，他好奇地问我：“你是什么地方的，来找我父亲做什么？”我把来找他母亲顾兰青的事说了，他感到很惊讶，他说：“原来还有这么一回事，怪不得我们的名字中间都有个‘鲁’字，原来我们是从山东过来的。”从他儿子的惊诧和一脸的茫然中可以断定，他父亲从来没有向他们透露过这些敏感的问题，这也验证了黄骅烈士的女儿刘鲁彬，始终不知道自己真实身份的原因。片刻，待刘良明从外边回来，说他有事，“我们就谈这些吧。”就这样，我们结束了这次交谈。

在以往我们掌握的信息中，普遍的说法是黄骅烈士有两个儿子，而不是女儿，且都在战争年代夭亡。因此，在我寻找顾兰青的时候，也就不存在找烈士子女的概念，所以在我和刘良明的接触中，他没提，我也没问 ，致使这个应该弄清楚的问题，却在这里打了一个折扣，阴差阳错地被推延至若干年之后。

被遗忘的烈士子女

　　黄骅烈士生前有三个子女，都是在腥风血雨的战争年代出生成长起来的，也饱尝了战争中失去亲人带来的痛苦。他们本应在胜利之后，在人民缅怀慰藉革命烈士的时候，得到一份心灵的安慰和补偿。然而，当革命胜利之后，春回大地之时，他们也伴随着冰雪的消融而渺无踪影。

　　黄骅烈士从来到冀鲁边区直到牺牲，仅仅是短短的两年时间，他做为边区的高级首长，又处于战争环境下，他的个人家庭情况应该是保密的。因此，黄骅烈士的子女情况一直都是传说而无断言。

    1984年，黄骅县委、县政府邀请建国前的老干部，召开了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曾在黄骅一带工作过的老干部，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会议。在座谈会上，老干部李惠曾提出：“你们查一查黄骅烈士的两个儿子是怎么死的……”李惠又名陈若愚，曾于1942年任新海县（今黄骅市）妇救会主任，与冀鲁边区的党、政、军领导同志都有过接触。但她也不了解黄骅烈士的子女情况，而在场的老干部对她提出的问题也没提出质疑。也就是说关于黄骅烈士的子女情况，是个谁也说不清楚的问题。直到2007年8月，沧州晚报刊登了王新华同志关于找到了黄骅烈士女儿的文章，一时成为爆炸性新闻。作为接触和了解黄骅烈士一些相关情况的人，在和所有的人同样惊喜的同时，更多的则是猜测和怀疑。然而，这是历史给出的真实的答案，一切都不容置疑。黄骅烈士女儿的突然出现，不仅还原了历史，也让被掩盖的烈士子女问题渐渐清晰起来。真实的情况是：黄骅烈士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牺牲时最小的女儿刚出生不久，大儿子也不过六七岁。黄骅烈士与顾兰青来冀鲁边区时，儿子和大女儿没有同来，一直寄养在清河区的老百姓家里。顾兰青撤到清河区后，由自己带着还在襁褓中的小女儿，儿子和大女儿仍寄养在老百姓家里。全国解放后顾兰青与小女儿及家人迁住杭州，后在组织上的帮助下经百般寻找，才把大女儿从山东寄养的老百姓家中接回杭州，而儿子始终没有找到。饱经战乱颠沛流离之苦的大女儿接回杭州时已是病魔缠身，前额上长了一个大大的肿瘤，且已扩散到口鼻处，一只眼睛已经瞎掉，回到杭州不久便走完了她短短的一生，年仅15岁。

    顾兰青与刘良明结为夫妻后，对烈士子女的情况一直守口如瓶，在家庭内部讳莫如深，对外界滴水不漏。加之大女儿过早地夭亡，更有了一个合理的托词，即使有知情者问起，也便以双双夭亡而搪塞，甚至还将1943年出生的小女儿户口改为1946年，致使烈士子女的情况成了一团迷雾。

    在1959年第一次党史征集工作时，人们就普遍认为，黄骅烈士的儿子早已在战争年代夭亡，没有人知道他有两个女儿，更不知道有一个女儿还一直好端端地活着。对顾兰青和刘良明来说，这也许是为爱而编织的一个善意的谎言，而对历史却造成了一种缺憾。

长期以来，一方想弄清事实，一方则极力掩盖真相，直到真相大白，时间已逾半个多世纪。值得庆幸的是，作为烈士的小女儿刘鲁彬终于在有生之年亲眼目睹了自己的父辈血染的这块土地，并沐浴着父亲带给自己的尊重和安宁。这或许能以此慰藉烈士的英灵，但烈士至今不知流落何方的儿子，仍是我们对历史一个不完整的交代。尤其作为烈士英年早逝的大女儿，我们不知道该去如何纪念她。在她短短的一生中，留给她的是早早失去的父爱，是母亲为革命匆匆而过的身影，是颠沛与漂泊并被病魔一天天侵蚀的生命。她的早逝，和自己的父母一样，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做出的不同的牺牲。

跨越半个世纪的解读

     这是一张拍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照片，在黄骅市档案馆静静地躺了半个多世纪。50多年来，不知有多少人浏览过这张照片，但没有人知道这张照片上是谁以及它的来历，它的价值，它要传递的信息。

    在2011年2月，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个谜底才终于揭开。从照片上看，这是由当时专业的照相馆拍摄的，至今仍清新如初。照片中间站着一位中年妇女，长而蓬松的发型凸显着时代的痕迹，脸上透着和蔼安详的微笑。围绕着她的是两个女孩和三个男孩，他们姿态各异，穿着时尚，天真烂漫，整个画面洋溢着一种美满和幸福。显然这样一张家庭的生活照片，能被档案馆收藏，绝非是一般的生活照，故多少年来一直令人不解。1983年，我第一次见到这张照片时，是在档案馆的一个大相册中。相册的索引有每张照片的说明，照片的背面往往也附记着说明，唯独这张照片没有任何记载。因此，每次翻阅到这张照片时，总有一番打量和猜测，对这张照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2007年大赵村惨案遗址第二次修复后，在遗址的展览中我见到了顾兰青拍于解放后期的单人照片，与以往我们熟悉的她年轻时着戎装的照片差距很大，也就是这张照片才引出了一个新的发现。2011年2月我因故到档案馆查阅资料，再一次见到了那张既熟悉又陌生的家庭照，距上次见到它已过去20多年。当我再一次打量揣摩时，蓦然，一种有别于以往的感觉，照片中站立的中年妇女，与惨案遗址展览中的顾兰青非常相似，只是看上去还要年轻些。我用相机翻拍后，很快通过网络发给杭州黄骅烈士的女儿。当她仔细辨认后便激动地说：“在哪弄来的？站着的那就是我母亲，那个站在后边扎小辫的小女孩就是我，其他孩子是我的弟弟、妹妹们。”

当她从照片上认出自己的那一刻，真庆幸这张照片终于等来了它的主人，等来了它重新复活的这一天。这张照片应是1959年第一次征集党史资料的时候收到的，因为之后就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再之后就是“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直到1983年第二次征集工作开始，在长达二20多年的时间里，不会有人过问此事。也就是说从收到这张照片，到找到这张照片的主人，整整跨过了半个世纪。蹊跷的是，究竟是谁提供了这张照片？为什么要提供这么一张照片？显然，除了顾兰青别无他人。而她为什么要提供这么一张照片？按目前了解的情况，我们可以做以下解读：据黄骅烈士的女儿刘鲁彬回忆，她母亲原存有许多照片，包括在延安时期的，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部都丢失了。这说明1959年在向顾兰青征集照片时，提供哪一张她是有选择余地的。可除提供了以往我们看到的她着戎装的那一张照片，为什么又偏选中了这一张。假若照片上的这些孩子都与黄骅烈士无关，她决不会提供给党史部门，正说明在她的意识里，这张照片中蕴含着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烈士的骨血。遗憾的是，只因她没说出真相，蕴含在这张照片中的信息，便被岁月深深地尘封了。实际上在我们至始至终寻觅烈士遗孤的时候，殊不知她早用另外一种形式悄悄来到了她父亲血染的这块土地，并默默无声地陪伴着自己父亲的英灵一起度过了数十个春秋。这也许也是天意吧！
（作者系黄骅市计生局原副局长）
【沧州党史资料】
河间县城解放经过
河间县城位于平大、沧保等公路交通干线的交汇处，抗日战争时期是日军深入冀中腹地的重要据点之一。1945年春，中国抗日斗争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壮大，日伪军被迫退缩至沿交通干线的据点。4月中旬，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下达了对敌展开春夏攻势的指示。自4月13日起，冀中各抗日根据地开始行动，继1944年9月攻克肃宁县城后，又于1945年4月30日攻克任丘县城。河间的地方武装也在地、县委的领导下，配合军区部队横扫境内的大部分伪据点，逼迫城北十里铺、二十里铺、城西李胡村等据点的日伪军龟缩至河间城内。这样，河间县城以西、以北全部解放，致使县城日伪军仅依靠县城南八里铺、东八里庄桥、南冬、柳洼东南两侧的据点为屏障。
八地委、军分区分析了形势，认为攻克河间县城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趁势拿下河间县城，成立了解放河间县城临时指挥部。指挥部设于县城东南约10华里的芮家屯（县大队指挥部在城北姑子庙），由地委组织部长刘青山任指挥部主任，第八军分区政委谢继友和河间县委书记赵齐久任副主任。具体部署是：以军分区部队为主力，以河间、肃宁、献县支队各一部为骨干，在区小队、民兵和群众的配合下，首先扫清县城外围据点，继尔对河间县城实施四面包围夺取之。

东八里庄桥、东八里庄、南冬、柳洼据点是城内日军东逃沧州或获得景和、沙河桥之增援的必经之路。5月3日，任河大支队、河间支队主力300余人形成对这几个据点的包围圈。5日，八里庄、南冬、东八里庄桥据点伪军被迫投降，柳洼据点孤掌难鸣，也缴械投降。城东据点的相继攻克，切断了河间与沙河桥、沧县的联系，堵住了敌东援之路。与此同时，河间支队的一个连和九区小队也对南八里铺进行了围攻，经过三天的激烈战斗，攻克南八里铺据点，关住了河间的南大门。
此时，河间城内驻有伪县公署、伪保安联队、伪警察局和一分驻所、日军顾问处、日军合作社，及逃至河间的肃宁县公署及从任丘逃来的部分残余伪军、警、政人员连同家属共千余人，有一定战斗力的只有保安联队的第一、二大队的三五个中队，约500余人。其防御体系是：在8公里长的城围墙台基上筑有大小岗楼与哨所15个，四城门岗楼每处10人防守，一般哨所3至4人，台基外有深、宽丈余的深沟，沟外架设铁丝网。城内岗楼4座为支撑点，火力前轻后重，相互交叉。5月4日，任河大支队、河间县支队、献县支队、肃宁支队、河间县部分区小队在民兵、民工配合下完成对县城的合围。具体部署是：献县支队集结在郭村、辛庄一带负责从城南方向进攻；肃宁支队300余人在大渔庄一带负责攻打城西；河间支队的两个中队在姑子庙与大张庄一带进攻北门；任河大支队在东八里庄一带向西进攻，并抽出部分兵力阻击可能由沧州、沙河桥西援日军。
从5月4日至8日，各部队、民兵及群众数千人以声势浩大的气势构筑工事，挖通通向城墙的交通沟、堑壕，唱歌、呼口号、投寄宣传品，形成强大的政治攻势。5月9日零时，敌人留下少部分人员护城，匆匆奔东城墙逃跑。行至黑佛头村，遭任河大支队和建国县支队的截击，沿途被歼200余人。

5月9日拂晓，河间支队率先从城北攻入城内，随即肃宁、献县支队也分别从城西和城南进入城内，守城残敌纷纷逃窜，县城解放。此役攻克大小碉堡32座，俘伪大队长以下伪军500多名，毙敌250余人，并缴获大量武器及军用物资、粮食。河间县城的解放，为最后攻克沙河桥据点，解放河间全境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共河间市委党史研究室）
【信息窗】

△ 任丘市“四到位”，启动地方党史二卷本编写工作  一是领导到位。成立了由市委常委、市委办主任冯好乾为主任的党史二卷本编纂委员会；二是人员到位。成立了原政协主席、原党史办主任等一批了解党史的老专家、老领导为顾问的顾问小组，聘请了由党校高级讲师、高中历史老师等5人为撰稿人员；三是培训到位。多次召开培训会、研讨会，研读中央、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二卷本及《中国共产党沧州历史》（第二卷）编写纲目；四是资金到位。申请财政经费4万元，作为启动经费。
△ 我室论文入选省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并获奖  2013年12月27日下午，我室胡长江撰写的《简述沧州上个世纪60年代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一文，入选由河北省委宣传部、省委党校、省委党史研究室、省教育厅、省军区和西柏坡纪念馆联合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并获征文三等奖。同时本文也入选“全省党史学界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并被评为优秀论文。
征 文 启 事
一、征文内容：

稿件主要反映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今，重点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沧州发生的事件及开展的活动等，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交通等方方面面。稿件应重大事件和点滴细节相结合，全面和侧面相结合。既可是分管一方的主要做法，也可是分管领域的典型回顾；既可是一个企业（乡村）的发展历程，也可是项目跑办的艰辛感受；既可是业绩辉煌的篇章，也可是工作失误的教训；既可是领导决策的回忆，也可是普通参加者的经历；既可是离岗老同志的忆述，也可是在职干部的纪实。稿件一般由本人撰写，也可由党史研究室人员或其他人员协助整理。

二、稿件要求：

1、必须是亲历、亲见、亲闻。选择角度要有历史时代感，要有见地与典型性。
2、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政治观点正确，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3、注意对史实、人物、数字的把握与核实，确保稿件资料真实、准确、无误。

4、文体应为记叙文。文风朴实，重点叙述事件的主要经过，层次分明，结构合理，细节鲜活，表达准确。不宜采用夸张、抒情、比喻等修辞方法。避免使用总结式、汇报式、议论文等文体。

5、文稿可附相关照片1至2张，并配以简要文字说明。照片要注明提供者、摄制者的单位、姓名和照片来源。

6、本刊不反对一稿多投，但要保证本刊首发。

三、稿件计酬：本刊对所刊用的个人原创稿件每季度汇总计发稿酬。

四、投稿方法：

征文可通过电子邮件或邮递投稿。

电子邮件投稿，请在邮件主题栏注明“《鉴政沧州》投稿及文章题目”字样，文尾注明作者姓名、单位、职务、地址、联系电话及电子信箱。

本刊电子信箱： jzcz2160367@126.com

    邮递投稿地址：中共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沧州市御河路1号）

邮编： 061001

稿件刊用情况除由本刊给已经刊用文章的作者寄发样刊外，还可登录本刊电子版即沧州党史网（www.czds.gov.cn）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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